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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文學館自 2015年起與高中學校合作辦理戲劇及讀劇活動，藉由文學文本改編演

出，引導學生深度閱讀，並接受戲劇老師的專業指導，引起對文學的興趣。文本橫跨中外

文學，計有莎士比亞劇作、黃春明、吳明益短篇小說等，足見青少年對於文學文本的理解

與詮釋已超越水準，成為每年歲末備受期待的文學盛事。為配合「臺灣文化日」，以日治

時期小說為主軸，2017年 12月 2日邀請家齊高中改編演出林搏秋劇作《閹雞》、興國高

中改編演出簡國賢〈壁〉，各演出四十分鐘的精彩劇碼，當天逾 350位民眾入場欣賞，盛

況空前。落幕後的演後座談，由臺文館廖振富館長主持，邀請兩校演員與觀眾分享演出心

得，受到熱烈迴響。

　　青春十五十六，遇上文學經典，碰撞的不僅是殊異的文字風格，也啟發青少年體

察時代精神，理解小說人物所遭遇的困境，在舞台上以讀劇方式再現，達到文學傳承與創

新。以下特邀請參與演出的兩校師生撰文分享箇中心得。（謝韻茹）

全體演出師生大合照。

當少年少女遇上
文學經典

高中生讀劇活動，青春十五十六，遇上文學經典，碰撞的不僅是文字，同時也啟發青少

年體察時代精神，理解人物困境的豐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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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│謝韻茹、曾定璿、鄭旭雯、王瑤瑄、李軍慧、陳芬琪、王佩津、陳軒毅　　　

攝影│羅聿倫、宋家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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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閹雞〉讀劇，初試啼聲
文│曾定璿 家齊高中教師

家齊高中參與臺文館「文學少男少女讀劇行動」，由高中生以「讀劇」詮釋演繹日治時

期小說家張文環創作之〈閹雞〉，是經典走入校園的全新嘗試，也是經典小說重新改編搬演

的另類挑戰。初讀〈閹雞〉文本，先是為月里不畏彼時「男性凝視」，「拋頭露面」扛起家

計、參與「車鼓隊」演出展露鮮明強韌的女性自主意識所驚懾，爾後月里的女「聲／身」，

漸漸受父權體制的操控算計和道德批判所壓迫，命運終曲以悲淒收場，悵然之餘，對比 21

世紀與阿勇、月里等角色年紀相仿的高中生們，又會如何理解與「再現」這篇時空背景設定

在 1920年代且兼具反殖民壓迫的思索和女性主義自覺與蛻變的文本呢？

「讀劇」（Staged Reading）做為一演出形式，近年蔚然崛起，在使用最低限度的燈光、

舞台道具、音樂等技術協助的情況下，「讀劇」不僅考驗演員的演出技巧，更讓劇作家的作

品能與觀眾直接的交流與接觸。「讀劇」被視為存在於演出和劇本之間，「表演 X閱讀」

的形式；透過演員的聲音、表情，讓觀眾可以聽見、看見及感覺到角色內在流動的心理意識；

也讓觀眾接收到角色未說出口的「潛台詞」；觀眾藉由聽覺的感官刺激及其激盪之想像力，

細細品味文字劇本在對話間的「留白」，以另一種形式「主動」填補，與演員共同完成演出，

可謂另類劇場體驗。至於劇本是否隨演員手持登台，則各依導演呈現而異，時而為演員身體

的延伸，或是傳遞情感的媒介。

家齊高中採「群讀」、或稱「齊讀」（Choral Reading）的呈現方式，乃由演員在特定

場景時刻，或有節奏的齊聲共讀、或以交錯、接力的方式，強化個別角色的意志抉擇與情緒

渲染，並適時推展劇情，達到氣氛營造之目的。「群讀」的設計有意識地讓張文環小說原著

中，鄰里村民間對阿勇及月里一家的「流言蜚語」能夠「動態顯影」，且以聽覺的感官刺激，

讓觀眾在群眾意識的「眾聲喧嘩」，突顯「人言可畏」對女性及男性傳統性別角色扮演與實

踐的集體壓迫，實際演出時，搭配現場吉他伴奏的音樂催化及聚光燈的使用，讓各式中傷阿

勇及月里的言論透過視覺上的聚焦，偕觀眾一同「逼視」及同理、共感兩倆之生命困境。

阿伯樂戲工場團長黃俞嘉導演在編劇時，巧妙地濃縮〈閹雞〉故事精髓，運用「閹雞藥

房」、「婚事」、「壞消息」、「窮境」、「出路」等五個子題，拼貼剪裁小說人物的心

境與處境，在林摶秋的劇本段落中，加入張文環原著小說的片段，讓 1943年演出的劇本與

1942年寫就的小說，能夠激盪跨文本的對話及互文的火花。

高中生們以「群讀」齊聲唱和的方式，透過聲音表情演繹角色之餘，也如「說書人」評

論角色，產生布萊希特史詩劇場式的「疏離感」（Alienation E�ect），讓觀眾不致過於沉浸

角色情境，而能從劇中跳脫，反思舉凡：婚姻、家庭等現實議題。故事中的幾個主要角色，

包含：月里、阿勇、三桂等，由不同的學生搬演，穿插不同場景，接力詮釋，呈現角色的心

境轉折；實際演出時，雖因學生間的聲線特質及對臺語的掌握度不一，而或有角色辨識的混

淆，然在整體呈現上，仍讓〈閹雞〉群讀版的初試啼聲，透過高中生的演繹，展現跨世代的

舞台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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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語演出豐富高中生活
文│鄭旭雯 家齊高中高二語言實驗班

文學的功能是什麼？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女士：「文學使我們看見。」

70多年後，我們從「婚姻」看見了在日治時期低下的女性地位。婚姻不自主的女主角

月里就像是一件商品，是父親為了滿足商業利益的棋子，「未嫁從父，出嫁從夫」是從前人

們對女子的要求，使她們堅信老祖宗所云：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」，釀成了許多婚姻悲劇。

月里如果活在 21世紀的自由社會，大概不會選擇用結束生命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。

對我而言，月里是一個抗拒時代的勇敢女子，她知道自己的美麗，更希望大家看見自己

的美，然而大家覺得已婚的她梳妝打扮是不要臉的行為，她仍然選擇跟隨自己的心，與同樣

被社會排擠的跛腳畫家阿凜擦出火花，共同走向生命的盡頭。很慶幸自己生在相對自由的時

代，然而，世界上的某些地區，這種「買賣婚姻」的情形依舊存在，悲劇仍在上演。

村民看似是沒什麼台詞的不起眼角色，卻讓〈閹雞》這篇小說更加精彩，他們的每句閒

言碎語都成為間接的殺手，如同現今的霸凌問題及「黑特」文化，因為網路與社群軟體的發

達，這樣的事件在近年來更是頻繁地發生。「刀傷易痊，舌傷難癒」，一句無心的話往往傷

人於無形而釀成無法挽回的憾事。學習用包容與接納的心態正向的看事情，遺憾也不會一而

再再而三地發生。放大檢視這些文學作品，現今的社會仍然有這些問題存在，如能藉由文學

經典的閱讀，看見歷史上的錯誤，從錯誤中學習，或能減少悲劇的發生。

這部戲是由家齊高中一年級與二年級的學生共同完成的。初相見時，大家還不太敢完全

發揮肢體語言，在多次的劇場體驗活動，學姊和學弟妹更加熟悉彼此，也對自己的表演更有

自信。因為自覺臺語說得還不錯，決定參加這次的臺語讀劇，但有很多同學完全不會說臺語，

為了學習標準的臺語，可是下了一番功夫，請同學錄下臺詞、尋求老師的協助、在家練習和

爸爸媽媽用臺語對話。相較於語言上的阻礙，我認為短暫練習的時間是最大的困難，我們只

花了一個月、每週三小時的時間排練，完成矯正發音、調整表情及走位等細節，在非常有限

的時間內要完成這次讀劇，著實仰賴眾人的齊心合力。

家齊高中以群讀方式改編演出〈閹雞〉，呈現眾聲流轉的人

間情境，頗受好評。

原本怯懦的月里，改以溫柔堅定的聲音安慰阿勇，刻畫出失

落的男性尊嚴與女性意識的覺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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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雖然不是我第一次參與讀劇演出，卻是我臺語演出的初體驗，這讓我想到當天也一起

參與演出的柴刻閹雞。《閹雞》這部劇曾於 2008年在國家戲劇院初登場，幾年前也由「臺

南人劇團」演出，2017年劇團將公演時的「柴刻閹雞」借予我們，這是一種「傳承」，如

同文學，更如同演出時使用的臺語。臺語其實是很美、很親切的語言，只是越來越多人不記

得它的美麗之處。這次的演出，讓更多人接觸臺語，也豐富了我高中生活的養分。

戲結束文本留下來
文│王瑤瑄 家齊高中高一語言實驗班

在參與此次臺文館的邀約之前，我從未讀過這份劇本，也不甚清楚作者及本文的相關寫

作背景。僅能從報名表寥寥數語窺知故事的部分樣貌，卻也更激起我的好奇心想參與這次計

畫，瞭解這篇小說的中心思想。

公演結束時，也象徵著整場展演及過去 8周的準備正式落幕。然而戲結束了，文本和劇

情卻將一直流轉在讀者心中。仔細展讀張文環的原作，不僅讓我為之動容許久，也反思許多

文中的象徵意義對照當下的時代背景，究竟承載了多少歷史軌跡。

文中眾人的生命故事，正象徵著大時代的悲歌，於此，先就女主角月里談起。劇作〈閹

雞〉發表年代係為 1943年，時值日本殖民末期實施皇民化運動，那是極端壓抑而封閉的社

會，文（劇）中的小村，正反映了這樣的時代背景。而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月里在劇中前半段

呈現的是舊社會女性地位低落、逆來順受甚至任人宰制的形象，恰呼應文中及團隊在讀劇時

反覆出現的一句話：「反正查某人就是菜籽命嘛！」

眾多村民將月里、阿勇團團圍住，以循環反覆的誦讀，呈現流言蜚語的可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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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則這只是開端，到後期由於林、鄭二家在經商上截然不同的商業考量，兩家的命運就

此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；已出嫁的月里，為了拯救鄭家，不得不強忍一切羞辱回到娘家請求

援助，換來的卻是一句：「敢講恁欲和恁老爸三桂死鬥陣嗎？」此時，丈夫阿勇承受不住內

外夾擊，先是辭職，就只因他「身為男性的尊嚴」早已在村人那一陣陣的批評、謾罵、羞辱

給磨耗殆盡，加上後來又得瘧疾，自此，月里開始挑起家中經濟重擔，四處打工維生，而這

在時間軸凝滯、日子單調無趣又沉悶的偏僻山村，無可避免地成了一樁「傷風敗俗的大事」。

文本交代至此，以現代觀點而論，月里去打零工，無非就是女權主義者強調的一環：女

人必須經濟獨立，就這一層面意義而言，這是作者正在向讀者傳遞：月里已漸漸超脫過往的

禮教枷鎖，而這部分描述正呼應讀劇中，月里起先只能任由流言傳遞，及至最後村民試圖批

評她時，她不再忍讓，轉而起身抗告，進而反擊，這無非都是女性意識抬頭的表徵。就個人

觀點而言，這樣的穿插安排，其實和時代背景是有關連的，當時的時髦女性無不換穿高跟鞋，

這是當時總督府推行放足斷髮政策間接促成的結果。但形式上的「裹小腳」雖然式微，可「內

心的裹腳布」卻未曾真正拆除，這並不僅止於反諷而已，更是在極深的層次上呼應標題〈閹

雞〉啊！

〈閹雞〉就字面意義而言，所代表的意涵是失去「優勢且具主導地位」的男性們。本文

對於「閹雞」的定義並不僅於此，除了烘托阿勇一無是處、怯懦無能的形象外，也是執掌福

全藥房兩代的鄭家即將沒落的象徵，也可說是喪失父權專制的徬徨男性們的縮影吧！

這篇作品即使年代久遠，生在 21世紀的我讀來仍發覺許多情節和不合理處仍在生活周

遭上演，也使參與過全程計畫的我，對文本有了更深的體悟，促使我進一步思索：生在寶島、

平安幸福的我，能否再為社會多做點什麼？

 

戲裡戲外的熱火

文│李軍慧 興國高中教師

「故事是黏土，是從記憶不在的地方長出來的。」

從去年 12月演出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後，孩子們在舞台上發光的臉，一直在我心裡閃

亮，因此今年 8月再度接到邀約時，便毫無猶豫地答應了。或許可說，我近乎盲目地貪戀這

樣的魔幻時光。

8月中旬確認演出，便開會討論戲的改編與音樂。8月底完成劇本改編，9月開學選角，

10月熟讀劇本，磨練肢體與聲音表情，11月安排專業導演的指導課程，並請校內臺語演說

老師協助糾正咬字。我們從新營到文學館，讓演員熟悉場地走位，每次交通來回近 2小時，

移地排練時間格外可貴。

我始終相信，沒有一場好的呈現，是可以不經努力，不動真情。

排練時有很多樂趣，但有更多的困難，一個動作或句子可能調整上百次。除了指導老師

的貪心，演員自己也豐富了肉身。全程臺語演出，演員在基本設定下，進行更多的發展，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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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有趣的話是這樣跑出來了，私下有老師驚訝問我：「這些臺詞怎麼寫的？」事實上是他們

自己演著就慢慢生出來的。

讀劇，不僅於文本的共讀共賞，我們與孩子都在這樣的表演中，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。

簡國賢：「我的戲裡，沒有藝術，沒有妝作，只有熱火！」最初改編劇本時，被這樣的

句子吸引，我想著，曾經是那樣的時代，文學藝術是革命的火種，是照見世間的火炬，是熱

血，是永不老去的青春。我期待，在戲的每一個細節裡，努力召回那樣的時光，去細讀某個

時代的紋理，重新點燃心中的熱火。

「炸開力道」的多層次處理
文│陳芬琪 興國高中教師

「只要向前走，我相信，我們一定有路！」隨著故事情節，音樂旋律漸次高昂，帶出一

種奮揚的情緒，一種共鳴的感動⋯⋯。啊！那真是一種魔幻的時刻。

參加臺文館「高中生讀劇」的活動，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跨科的嘗試。說來，閱讀是個人

的心理活動，無論文本對你的性靈增添了什麼補劑，或者拆解種種生活的難題，內心翻起如

何的滔天巨浪，外表看來仍微細且無言，只是寂靜的過程，自在自適，心滿意足，但若要做

讀劇展演，就得設法呈現作家想施展的「炸開力道」。

這過程並不容易。音樂藉音符旋律，畫作用線條色彩，可以直接就讓欣賞者進入情境，

相較之下，文學若要處理文本的情意體會或理解就顯得難些，因為文字像一個個的「符碼」，

需要多一層的轉換，才能使平面的文字鮮活起來，更何況要展演呈現。

為使平面的文字敘述立體，我們做了很多準備的功課︰時代背景的樣貌、當時人們生活

的日常、作者生平資料的閱讀，連要印在團服上──「只有熱火」的字體、濃厚輕重、力道

的選擇及版面安排，都要反覆斟酌，務求能貼合作家的精神。

興國學生飾演陳金利與陳夫人，精采詮釋暴發戶的

勢利與跋扈。

〈壁〉呈現階級對立與貧富不均的兩個世界，發人省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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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劇的展演是挑戰，學生幾乎都是第一次上台，還得全程臺語演出。為了可以更好的詮

釋，我們閱讀比原先指定文本更多的資訊，拉近距離現今稍久遠，甚至對學生來說是陌生的

歷史。不過也因著這樣「理解文本」的工夫，才能將看來枯燥乏味的訊息深化。

我們很幸運，有專業的老師指導，有默契絕佳的共事伙伴，小而精緻的團隊，感謝臺文

館。可以重組讀者與文本語言的關係，是我們最大的收穫和成長，讓我們藉文學喚起共鳴與

想像力。

讀劇，是一場重新認識自己的旅程
文│王佩津 興國高中醫科班二年級

在《天橋》裡，我練習展現自己，學會主動出擊。

對於舞台，我感觸最深的，是幕後與劇團的相處。

國中的我，也許是缺乏自信而造就了安靜、不主動接觸人群的性格，只願在原本朋友圈

活動。高一時通過讀劇甄選，演出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劇中的「媽媽」，進入陌生的環境，

一開始心裡很害怕，不敢發表太多意見，總默默在旁邊看著笑著。然而漸漸在練習過程認識

興國高中為呈現〈壁〉寫作宗旨，特安排學生飾演作家簡國賢跳出故事框外，與臺上的主角相呼應，令人動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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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E V E N T

彼此，學長姐熱情的照顧，使我對於這個團隊產生了很深的歸屬感和依戀。

有趣的是，當時飾演我「兒子」的其實是學長，身為媽媽的我，有一場戲必須狠狠打「兒

子」一巴掌，我們兩個揣摩很久，是要真打還是假打？該如何下手？如何反應？我們花了很

多節課私下練習、培養默契，學長為了哭戲也下苦功。記得在一次練習過程中，我恍神而不

小心真的往學長臉上狠狠打了下去，全場驚呼！正式演出之後，很多人都問我：「你是真的

打了嗎？」我總笑笑說：「是魔術，你相信是真的就是真的。」

導演曾說：「既然都站在舞台上了，要演就大膽演，演到最好。」她也指導我們如何將

動作、聲音的力量擴散出來，投射到劇場的另一端，後來回想，那是一種解放自己的過程，

原先可能會彆扭，但反覆練習，成為自然，站在台上就知道要切換這種模式，盡力發揮自我。

舞台教會我自信，勇敢，表現自我。在舞台上每個人都可以是亮眼的一顆星，我享受其中。

在《壁》中我飾演一位愛錢、跋扈的富太太，不同於《天橋》中演「媽媽」，只要將自

己進入媽媽的狀態；《壁》飾演太太，卻要做到平生不曾做過的事──撒嬌。因為本身個性

像男孩子，狂放不拘小節，對於要當個小女人實在完全不知所措。每次練習時，老師叫我再

嬌羞一點，心裡都十分委屈。但為了做到最好，還是努力撇開面子問題，甚至找來同班同學

進行指導，前後長達兩個月以上的練習時間，最後正式演出時，可以說是狀態最好、最自然

的一面。

在與《壁》的成員相處時，因為自己身為學姐，又與大部分成員相熟，便肆無忌憚地表

現，肆無忌憚地快樂。與劇團相處的過程中，互相學習、交流、磨合，看著別人，也仔細思

考自己的定位：「我是什麼樣的人？」、「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？」每一次揣摩角色的同時，

我都更認識自己一點。

讀劇，顛覆過往課堂的學習經驗
文│陳軒毅 興國高中醫科班二年級

從《天橋》到《壁》，我們是文學大海中的少年少女。

非常幸運地，高中生涯能有這樣的演出機會。無論是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還是《壁》，

我們用了許多時間，共讀劇本、排戲、訓練、研習上課。有時光練一句台詞就要磨上一整節

課的時間，只為調整到最動人的語調和動作，也常在排戲到一半時靈機一動，萌發出對文本

不同的詮釋以及不同的表現方法。那已經不只是把劇本讀完，而是完全融入其中，把自己變

成了劇中角色。這是一個對於文學理解很不一樣的方式，顛覆過往課堂的學習經驗。

或許未來我不會從事有關於表演藝術的工作，我依舊只是平凡的學生，但這個經驗給了

我一個很重要的啟發：書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們不一定只能以老套的方式閱讀、吸收，有

時候換一個角度，我們用活的方式去呈現一個故事，能把感動帶給自己、同時也帶給別人。

從《天橋》到《壁》，我們都是徜徉在文學大海中的──少年，少女。


